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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来降雨频繁，虽有助于迟滞温度

的升高，但潮湿的气体还是让人不太爽。侄

子给我布道说，官厅水库那边很凉爽，让去

遛遛弯儿。

懒惰的我让他容我想想。

到周末，寻思待着也是待着，不如走一

趟好了。

结果收到我信息的侄子已然开车去了

那边，让我坐高铁过去：“很方便的，用不了

半小时。”

确实是用不了半点钟，但那只是高铁上

的时间。从清河出发，20 多分钟就抵达东

花园北站。

出站一看，虽然只是一个小站，但车站

的主体建筑和站前宽阔的广场，都是现代化

的模样，就是人流稀疏，感觉很“冷清”。侄

子说：你这个是错觉，大中午当然人少，哪天

你晚饭后来看看。

尽管离北京城不到 100公里，延庆和怀

来交界的这个地方确实体感舒适。隔天傍

晚，拥着凉爽的空气，有意无意地就晃荡到

了这个高铁小站。

还真是，车站广场上人气兴旺得让我意

外，除了城里一样热闹的广场舞聚集了很多

情趣盎然的女士之外，扎堆的爷们儿也是一

眼难以收尽。简单预判，各色年龄层级的男

女老幼加起来得超过四位数。此外，三轮电

动车和多种多样的机动车停放了好几圈。

进人堆儿里东看西瞧了一回，发现这

个远看很有“大集”模样的聚集地仅有极

个别的人在卖水或卖冰棍儿，舞蹈家之外

的人，或几人站一块儿聊天，或就是不与

他 人 为 伍 ，跟 着 孩 子 在 人 群 里 无 方 向 奔

跑 、穿 行 的 老 幼 组 合 …… 原 来 这 里 是 一

“活动中心”。

走出人群，抬眼一看通向车站广场的道

路，三三两两结伴的新来者，虽然松散，却仍

然列队般陆续前来，这等“繁荣”景象难不成

是来接人的？我心有疑惑：这个小小的车

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呢？

疑问涌出之时，正好看见有几位大爷抽

着烟坐在路边的坎儿上说话，我点上烟移动

了过去。

“老爷子好，你们是来接人的吗？”我问。

接什么人啊，我们就是坐在这儿聊聊天

儿。原来这几位大爷就住在车站边儿上，其

中一位姓霍的大爷还指了指身后不远处掩

映在树林中的自家宅子。“霍元甲的霍，”他

说。老哥儿几个只要不刮风下雨每天都来，

自打车站建好后，周围村子里好多人都来这

里，就是在这儿聚一聚、说说话，远一点的不

少人也开车来，“你看那些车，”有些是县城

里过来的——应该是怀来县。

来这里干什么啊？看着广场上除了人

并没有其他吸引眼球的景致，我正想问时，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旧时的村子画卷：田间挥

汗一天，回归村子的农人们，或饭点端着碗，

或饭后拿着烟袋锅以及连着针线的布鞋底，

在村子里大槐树下东家长西家短的放松闲

谈，时不时再添加一些关于外面世界的、细

碎兴许还散乱的信息……

啊哈，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风光。是不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我问。

不是那么回事。霍大爷邻座的一位指

着人群说：“你看那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那

些跳舞的，都是跟你们城里人学的。”他在询

问，并得知我来自北京后，说这里有好些北

京城里的人买房子，然后反问我，是不是这

里和北京没多少区别？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按这位老哥的

说法，距离北京也就几十分钟（算起来比我

上班的路途时间还短），他说，虽然他们这一

辈儿基本不去北京，但年轻人常去，“上午去

下午就回了”，北京有啥事儿咱这里当天就

可以知道。

的确，我回头看看那些人堆儿里的年轻

人，无论是穿着，还是脸上的表情，都比我更

像北京人。

仔细想想，这个站前广场，对老一代

——也就是还不习惯手机不离手——的人

来说，或还有信息流散的功能，但就高铁而

言，便捷交通带来的，实际上不仅是生活的

时尚，也不只是物化范围内经济因素方面的

一体化，更不限于地理距离上时间的缩短，

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城乡差距的逐渐消

失，是文化层面的趋同、融合一体。

另外，或许这里的人们依旧保有纯朴的

心理诉求，不同于城里人的“私密孤单”，他

们更愿意有一个大家相聚的时段，就算是说

一些无意义的话，就算是不说话，也愿意亲

近人气汇聚背后的安详，并从中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超意义的某些元素。

高 铁“ 小 站 ”一 瞥高 铁“ 小 站 ”一 瞥

宋扬

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分开。

一年前，当它俩被我和女儿从市场带回

来时，还只是刚能站立，刚能自己进食、喝水

的雏儿。它俩并排站在鸟笼里的吊竿上，在

竿上荡秋千，它俩相依相伴的模样被女儿画

在纸上，惹人爱怜。

曾以为，它俩会相安无事，然而，情况在

一年后变了。

父亲最先发现这一变化——它俩开始打

架。先是块头大一些的独霸了吊竿，然后，它

开始不停攻击弱小的那只，啄下一片片羽毛

来，严重时，竟啄裂了对方的喙。失败者嘴角

渗着血。父亲说，这两只鹦鹉肯定都是雄的，

如果是“一对儿”，早该下蛋了。

它俩的争斗毫无由头——笼里有从不短

缺的粮食和水，并没有可供它俩争夺的雌鸟，

为啥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我只得另找笼子，将那个可怜的失败者

分出去。为避免它们隔了笼子对攻，干脆离

得远远地。

原以为，那个独霸旧巢的胜利者会趾高

气扬，没承想，它一下子蔫了，威风无存。它

耷拉着脑袋缩在笼子一角没了精气神儿。整

整一天，它不吃食，水也少喝。我料想它快死

了。莫非它之前的攻击狂躁是因为它生了

病，是垂死的挣扎殃及了无辜？

我把两只笼子靠拢，胜利者居然奇迹般

地恢复了活力。它重新站上了晃荡的吊竿，

吊竿轻轻摇晃，它像是在招呼那个失败者一

起游戏。它的目光一直寻找着笼子外曾经

的对手。它的对手也努力把身体靠向笼子

这头，脑袋不停找寻空隙，试图钻到这边来

的样子。

这对见不得又离不得的鹦鹉，让我想起

一个词语——“相爱相杀”，像一些夫妻，像一

些阋于墙的亲兄弟。

就在它们分开的第二天下午，那只把失

败者啄得嘴破血流的胜利者竟然产下一颗玲

珑的蛋——她是雌的！

原来，这是一位因将要产卵而焦躁不安

的准母亲，在笼子这个二鸟世界，它的发泄对

象只能是它那位求偶方式可能略显粗暴的丈

夫——那只渴望成为父亲的雄鸟。雄鸟在笼

子里扑腾，四处躲闪、默默承受了妻子的无名

怒火，只因为，它体谅妻子肚里有孩子。

那一刻，我对这位好“丈夫”的敬意油然

而生。

接下来的两天，那枚小小的蛋就躺在笼

底的铁丝网上，这位新晋“母亲”和我一样，有

些手足无措——它为何不用羽翼温暖自己的

孩子？毫无养鸟经验的我不知该不该给它做

一个绵软的窝，该不该把它的“丈夫”送回笼

子，给它们一家三口以团圆的机会。

等到晚上下班回家，那枚鸟蛋已经碎了，

是被雌鸟弄破的。是不小心踩的，还是故意

啄的？不得而知。听父亲说，这不奇怪，有的

鸡会吃自己下的蛋。瞬间错愕！

那本可孵化为鲜活生命的蛋液已淌开

来，让人惋惜不已。我想起少年时树枝上掏

掉鸟窝的我们，想起生物教科书中的母鸟往

嗷嗷待哺的幼鸟口里送虫子……

我内心悲哀着，被人类豢养的鹦鹉，已经

连自我孕育后代的天性与抚养孩子长大的勇

气都丧失了吗？如果给它们一个机会，打开

鸟笼，它们会迫不及待逃出藩篱？逃出后，它

们还能不能于野外的冷风寒雪中活命？

把它们驯化成笼中宠物，是原罪。我不

知道该不该再把这两只鹦鹉合进同一个笼

子，眼睁睁看着它们继续生而不育，也许，我

该打开鸟笼，让它们飞走……

养 鸟 记养 鸟 记
王芬霞

上世纪 80年代初，我曾在祁连山下的张掖市煤建公司下

属的大野口煤炭转运站工作了两年。

记得去大野口煤转站报到，是在 7 月的一天。接我的人

介绍说：那里环境差，人少，除了挖煤的矿工，很少有外人涉

足，没事时，要尽量少出门。这让刚 18岁的我，心里难免有些

胆怯。

大野口距张掖市 90 公里，我们在山路上颠簸了近 3 个小

时才到。我抬眼一看，心立刻凉了半截儿。半山腰上，一座不

起眼的小院映入我的眼中。院中是七八间土坯房。房顶上，

半尺高的荒草，随风摇曳。

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工作的地方？

煤转站加上我共 5人，除了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傅和两位

女同志。我来了没几天，对面煤矿的工人就发现了我。这些

长年埋头矿井中的人，很少见到外人，就更别说外面来的年轻

姑娘了。发现新来了一位姑娘，他们立马来了精神，对着我，

不管不顾地唱起了“花儿”。听得我是脸红心跳，又羞又怕。

夜晚，一轮明月静静地挂上东天，如水月光从窗户流进我

的房间，大野河就在山脚下歌唱。偶尔，山间传来几声狗吠，

使原本就安静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我难以入眠，起身拉上

窗帘，点上煤油灯，打开一本书，默默地读起来。

无数的夜晚，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有了书籍，我渐渐

适应了煤转站的环境，变得安静起来，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

日子如流水。我在煤转站师傅们的带领下，利用闲暇时

间，转遍了大野口周围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草原，也和煤矿的

工人们熟稔起来。矿上的工人有事没事的，也常到我们煤转

站转一转，拉拉闲话，开开玩笑。

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曾姓小伙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小曾也就 20 多岁吧，是固原人，长得浓眉大眼，高大英

俊。他时常到我们站上来玩，好像站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

似的。他到煤转站来，都会抢着帮我们干活，不是帮着过磅，

就是帮着装煤卸煤，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他帮我们

干得最多的，是到河里取水。因我们煤转站建在半山腰，站

里没井，生活用水全凭肩扛人挑，从路基下的大野河里取。

小曾帮我们分担了很多工作，站里的人，从主任到员工，都很

感念他。

我尤其感念小曾，因为他除了帮我们干活，还借给我许多

书，教我唱“花儿”。

但这位小伙子竟在冬天的一次矿难中走了。

这件不幸的事，让我难过了很长日子。没人的时候，我还

偷偷流过好多次泪。自那以后，我沉默了许多，似乎一下子长

大了。

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前过着，不觉就是两年。当又一

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离开了大野口，调到张掖市工作了。

我时常回忆起在大野口的点点滴滴，每当回望大野口，在

一股莫名的充实中总夹杂着惆怅。

生命中的大野口生命中的大野口

冰 客

位于十堰市郧阳区的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白

鹭飞，湖光山色映衬晨光……这里是鸟类的天堂，水鸟竟多达

73 种，横渡千里飞往郧阳湖越冬的候鸟有银喉长尾山雀、斑

嘴鸭、苍鹭、北红尾鸲等，可爱的身姿散落在湖面或湿地上。

湿地公园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随着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建成蓄水、调水后，在郧阳城区周边汉江河谷形

成了宽阔的水面，规划总面积为 1743.60 公顷，现有湿地面积

1404.09公顷，湿地率为 80.53%。

水是湿地之魂。湿地公园的美就在于它的水富有灵气，

河汊湖渠如镶嵌在大地上的明珠，星罗棋布，晶莹剔透，熠熠

生辉。清澈透明的湖水，风平浪静时如一面镜子，偶来一阵微

风，便起丝丝涟漪，让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不由得生发诗意

和联想。畅游在湖面上的野鸭如微风吹拂的小船在湖面上缓

缓移动。茂密的芦苇和丰盛的水草在湖中时而冒出一两米高

的湖面，刺向蓝天；时而潜藏进了湖底，仿佛捉起了迷藏。百

草丰茂的湖边，如出水芙蓉的女子静坐，或是散披着飘逸的秀

发在微风的吹拂中奔跑，时而搔首弄姿卖弄风情，时而亭亭玉

立，让人浮想联翩。是碧波荡漾的湖水，是丰茂遍布的百草，

是绿色无垠的湿地，共同赋予了她湿润和灵性。

花草含情，湖水溢娇，百鸟聚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

这样一幅迷人的生态画卷。行走其间，如痴如醉，犹如走进了

仙境世界。

或许在满月的夜晚走在这湿地公园里，倾听水鸟的暗夜

私语，会是另一番情趣拨动心弦。无论是在风和日丽的晴日，

还是在细雨蒙蒙的雨季，或是在月光如水万籁俱寂的深夜，也

无论是在百花盛开色彩斑斓的春天，还是在绿意盎然的夏日，

更不管是在满目金黄的深秋，还是在霜雪笼罩无限静美的冬

日，都会有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风韵。

春潮初涨，山花烂漫，一场微雨过后，美丽的郧阳湖便笼

罩在一片浩渺的烟波之中，雾霭深处，朦胧之美渐次升腾。雨

后的郧阳湖更是一番美景，湿地水草和宁静湖面仿佛水洗过

一样清澈透明，沉浸在一望无际的烟波里，荷叶上的雨珠滚

动，晶莹剔透。

如果说水是郧阳湖灵动的韵，那么雾则是郧阳湖的魂。

烟雨成雾，如梦似幻。雾似帘，如轻纱，又如蝉翼，仿佛透明，

能够看到朦胧的远方，却又如仙人的飘飘衣袂，在空中轻飘慢

舞。晨雾瞬间即逝，太阳升起，云开雾散，这里又呈现出了勃

勃生机。

湖光山色，烟雨人生。一湖烟波任畅想，坐在湖边静观碧

水蓝天，一任思想的翅膀在无际的空间里升腾和飞翔。独立

湖边，观潮涨潮落，听浪涛起伏，眼底，湖光辉映长天。黄昏

时，在湖边静沐晚霞，江风拂面；入夜，把酒临风赏孤月，任一

江碧水随暮色飘远。而远方郧阳城市的灯火正渐次点亮，拉

开另一窗幕帘。

郧阳湖湿地与汉江相接，遥望两河相汇处，江面上波光灵

动，而远方的江岸却是高楼林立，一座秀美的生态滨江新城，

一幅绝美的山水长卷，沿着玉带般的汉江缓缓铺开。

几度人生轮回，静看湖风波起，如潮的思绪涌来。我时常

想读懂这郧阳湖，读懂这湖水，这湖水中蕴藏的神奇和故事。

人生的起伏潮落，事业的成败辉煌，心情的悲喜酸楚，却都被

这一汪湖水带走，淹没在这一湖荡漾的碧波之中，只有湖面泛

出的涟漪告诉我过往与不平静，然后一任这湖水淘洗与涤荡，

留下这水草丛生辽阔的湿地公园和一湖烟波，任人畅想。

一湖烟波任畅想

作者为清代画家戴洪。关于戴洪，除传世画作之外，生卒年月和具体情况皆难寻文字佐证，其人应该是宫廷画家，据清内
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载：“画院处画画人等次……戴洪、卢湛、吴棫、戴正、徐焘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
费银三两。”此外，“清院本”《清明上河图》（1736年）的五位画家中也有戴洪之名。 供图·配文 络因

夕照黄昏，一朵白云
轻盈地飘过窗前

我想将它裁件风衣
寄给门前翘首的老母亲

我想用它酿坛老酒
夜深人静，独饮几樽
又怕暖了身子凉了心
又怕醉酒成梦回不到故乡

云儿云儿，请你带上我的
思乡泪，快快飘去宋家巷
滋润巷口那朵海棠花

你是女杰
汉子般刚烈
你是壮男
虎豹样决绝
活脱脱大写的一个人啊
一撇一捺
堂堂世界
朗朗乾坤

想说
就说个痛痛快快
要爱
就爱得轰轰烈烈
无须吞吞吐吐，
何必扭扭捏捏

诉心曲
或明朗如万里晴空
或热泪倾盆般狂泻
表真态
索性以
滚滚雷声发言
自身观点
决不藏藏掖掖

倘若夏情旺盛不灭
人将成率真世界

夏 情
赵国培

白云飘过窗前
正行

《龄寿万年》


